
河边，一片燃烧的向日葵
□杨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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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铁无辜铸奸佞
□杨志民

史海钩沉

等不及
□孙道荣

儿子上初二时，心里仿佛长了团草，毛毛糙糙
的，学习成绩倒退，也开始打扮自己：白色的运动鞋
一天至少擦洗两遍，喜欢照镜子，每天用洗面奶洗
脸，擦控油面霜，上发胶啫喱，买衣服必须亲自挑
选，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大大咧咧邋里邋遢迷迷糊糊
的小男孩了。有人提醒妈妈：你儿子可能早恋了。

等儿子夜自习放学，妈妈站在儿子必经路口的暗
影里盯梢。远远看见儿子在一棵小树前停下。几分
钟后，一个个头娇小的女生也站在了小树下，和儿子说
着什么。妈妈焦急地拧紧眉头，想自己是装作什么都
没看见，还是上前劈头盖脸质问儿子。这时，一个头稍
高的男生跑过去，为女孩拢了下头发，搂着女孩的细
肩，三个人朝妈妈这边走来。妈妈立即释然，心想儿子
在家还时不时脱得赤条条的，怎么可能交女朋友呢？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也证明儿子没有开始早
恋。一封表达怯怯爱意的信，上课时落到儿子手
里被老师发现，是写给班里一女生的。儿子在老
师的威胁下不得已做了“犹大”，承认给一个发小
当“信使”。结果，被老师以不好好学习调出班相
威胁，儿子胆小，不得不夹起尾巴当学生，从此把
心里的草刈得干干净净。

儿子的高中生活是封闭式寄宿。妈妈有时到
学校看儿子，会捎带看到火辣辣的场面：男孩背着
女孩上楼梯，女孩与男孩在运动场的角落拥抱。
妈妈告诫儿子：“不准早恋！”儿子的
回答很让人放心：“我连功课都忙不
过来呢！”

然而，有一次妈妈收拾儿子的
衣服，发现衣袋里有封没有署名的
信——是一封拒绝信。写得委婉真
诚，不似儿子的字迹，语气也不像，
很像哪个女生的。妈妈做贼一样看
完，又悄悄放回儿子的口袋，心里嘀
咕着，是写给儿子的吗？或者儿子
又当了“信使”？

过了些日子，妈妈装作不在意
地问：“班里有同学恋爱吗？”儿子
说：“有啊！”妈妈于是问：“你有没有
啊？”儿子滔滔不绝起来：“怎么可
能？高中生谈朋友太狭隘了，前途如同飘萍，大
家就是一场萍聚……”儿子的大道理比妈妈多。

高考的前一个月，儿子的老师找妈妈谈话，说
儿子学习很努力，再鼓把劲儿争取考所好学校。末
了，捎带着说了句：“班里有个前三名的女生，他俩关
系不错。”妈妈不以为然：“他喜欢跟学习好的同学交
往。”的确，儿子从小学就喜欢结交学习好的同学。

儿子没有手机，和妈妈通话总是同一个号
码，妈妈就保存了。那天，妈妈想与儿子见面，打
那个电话，是一个女生接的。后来，那女生成了
妈妈和儿子的“联络员”。

儿子曾告诉妈妈，他在学校认了个姐。他与
姐高一同班，高三又分到了一个班。妈妈很没脾
气，有些怒其不争：“人家都认妹妹，你怎么认了
个姐？”儿子说：“妈妈，学习太紧张了！女同学喜
欢倾听，可以帮我解解焦虑！”儿子的成绩高三比
高二好，高二比高一强。妈妈也信了。

儿子高考后的暑假，他的一个 QQ 网友把照
片贴在了他的空间。妈妈警告说：“小心啊，网上
骗子可多！”儿子哂笑：“妈妈，她该提防的是我，
比我小好几岁呢！”妈妈陡然觉得儿子长大了。

一个亲戚的男孩去世了。男孩婚姻不顺遂，
酗酒而殇。妈妈担忧地告诉儿子：“一个人的一
生可能会爱很多次，然而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
要做对身体有害的事！”

儿子说：“妈妈，结婚这件事，不过是两个人
都想把心思安定下来，给自己找个归宿，哪有什
么纯粹的爱情！”一时间，妈妈好像不认识儿子，
觉得儿子的心态好老。就算一把年纪的妈妈，仍
然觉得婚姻是两个人全心全意的付出。

儿子上大学后，妈妈整理他的高中课本和资
料，一个硬壳笔记本从中滑落。打开，是儿子的
日记，写了差不多一个学期，为一个女生而写。
这是儿子内心深处的部分，是妈妈没有看到的儿
子的另一面。儿子还是相信爱情的，他的爱情观
并不像自己说的那么老朽。

女生是谁？是常常借给儿子电话的女生
吗？是那个“姐”？或者她们是同一个人，又或许
谁也不是？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该发生的总
会发生，发生了的都属于过去。

因为，“成长”是一个动词。

前一阵子，多家南京当地媒体报道，位
于秦桧老家南京市江宁区的博物馆已对外
开放，馆里还特地为秦桧夫妻塑了像，一改
这对男女的跪姿，让他们“坐了起来”。一
时舆论哗然，让秦桧站起来，很多人接受不
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是中国人的
宗教，承载了民族的基本道德价值认知。

笔者无意参与这场论战，也绝不愿为
奸佞翻案，本人也有浓浓的民族情结，痛恨
卖国贼，崇敬民族英雄。这里只是想通过
这个个案，探寻一种设身处地“复盘”历史
真实的辩证方法，在言论宽松、文化昌明的
新世纪呼唤一种更加科学的史评方法。

很多当代人对待历史、历史人物固执
于好与坏、错与对的二元论判断，并以此先
验性地缺乏对真相的探究。实际上历史绝
不是简单的非对即错、非是即非，尤其是对
待一段争议性的历史人物，每个人都应该
持有一种存疑精神，力争得出一种符合实
际、不偏不倚的研判。

其实，在茶余饭后百姓的谈资中，历史
上很有一些正正反反的“铁案”遭遇了道德
审判：从韩信到岳飞，再到袁崇焕……历朝
历代，上下五千年，令人扼腕之间，细细数
来不乏一些“屈死鬼”或背负黑锅、遗臭万
年的替罪羊。

隐隐约约，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似乎绕
不开一条铁律——骂宰相不骂皇帝。这是
中国人的潜规则，也是封建制度的铁定安排。

我们就拿岳飞的冤狱来说。千百年
来，人们提起往事对岳飞抱有多大的惋惜、
同情和哀悼，甚至将他扶上神坛，建庙立
祠、血食千秋。而对秦桧，老百姓恨得让其
下油锅，塑跪像，任人唾弃。汤阴岳王庙

“蓬头垢面跪阶前想想当年宰相；端冕垂旒
临座上看看今日将军”的对联爱憎分明、酣
畅淋漓，不由使人以史为鉴，正己衣冠。

但细考当时情势，岳飞统帅绝大部分
的抗金武装力量，对南宋政权来说已是功
高震主，“尾大不掉”，有“枪杆子威慑行政
权威”的嫌疑——威胁到了赵宋江山；再者
说了，岳飞的政治主张是直捣黄龙府，迎回
徽、钦二帝，从头“朝金阕”。是在帮老赵家
做事，但二帝真的回来，现任皇帝赵构不又
得降格为康王，赵构的心里会多喜欢岳飞？
岳飞是一级大员，有资格定岳飞死罪的只有
最高当局，那就是皇帝老儿赵构，秦桧身为
宰相，能不揣摩皇帝意图，执行皇帝执意
吗？不如此这般他就不能升官发财保权位，
再加上岳飞一直以来和他共事不怎么默
契。这样岳飞就按照历史上通常描述的情
形被杀害了。人心不服，民怨沸腾，宋金交

锋的国际形势也逼迫南宋王朝后来承认这
一点，是杀错了！人死不能复活，接下来的
孝宗皇帝就为岳飞平了反；但他即使心知肚
明，却不大可能把错误归咎到先皇头上，只
有打倒秦桧了。于是，秦桧就被无情地钉在
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岳飞做了屈死鬼，秦桧
当了替罪羊，逍遥法外的是宋高宗赵构……

为君者讳，谁让人家是皇帝，后来的当
权者还姓赵呢？

我们今天怎么审判这个案子呢？我认
为公正地说，杀害岳飞的罪犯应该是赵构
和秦桧，他们属于共同犯罪，最起码赵构是
起了辅助作用的从犯，属于递刀子的那一
种，或者更应该说是唆使。

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共同犯罪
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起次要
作用的”是指处于从属于主犯的地位，对主犯
的犯罪意图表示赞成、服从，听从主犯的领
导、指挥，但不参与有关犯罪的决策与谋划。

“起辅助作用的”指不直接参与具体犯罪行为
的实施，为完成共同犯罪之起了提供物质或
者精神帮助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
对秦桧的量刑可能是稍微过重了一些吧。

读史使人明智，老子说“知者不言”，我
觉得不一定要争论，静静地琢磨琢磨，大概
就明心见性、意味深远了吧。

人与自然

“成长”是一个动词
□吴培利

去黄河边
看向日葵，我前
后去了两次。

第 一 次
是2008年8月
28 日 。 那 一
天，我陪同内
蒙 古 电 视 台
制 作 部 主 任
毛 乐 去 拍 摄

开花以后的向日葵。
我们沿着黄河防洪堤一路向东

行走，堤下是大片的河滩地，河滩地
里就是一望无际的向日葵。金秋八
月，向日葵开得正旺，那一朵朵金黄
金黄的花盘挤挤挨挨地簇拥在一起，
一律向东，连成一片花的海洋，像一
大片燃烧的火海。我虽生在农村，但
像这样无边无际的向日葵地、这样壮
观的景象这还是头一次。

我们的车停在黄河由南向东激
流而下的拐点上，站在人工搬上去
的石块上极目远眺，那渺渺茫茫的
水流，像一条白色绸带一样从望不
到边的天际上缓缓而下，犹如一只被
勒住了缰绳的烈马，在温静的河床里
默默流淌，水域不宽，对岸的树木影
影绰绰。脚下浊水拍岸，温婉浩瀚的
水域上，沙鸟翔集、鱼儿跳跃。身后
是一望无际的葵花地，那黄得耀眼、
绚烂缤纷的色彩在蓝天、白云的映衬
下，显得格外活泼、夺目，一朵一朵开
得恣意舒张，像一片燃烧的火焰，又
像某种疯狂的情绪在突奔。我被身
前身后这浩瀚而庞大的景象所震慑：
温润的秋风吹过河面，吹过花海，依
然是一片宁静，置身在这样的环境
中，我突然感觉到，原来生命是如此
的渺小，内心是如此的平静。

黄河深沉苍凉，是流经千年的生
命之河，在河套地区遇着阴山，瞬忽
转向，在这平缓的拐点上孕育了我们
美丽的塞上江南，逐年缩减的水面控
出大片大片的土地来，农民就在河滩
地种上向日葵，这些释放着激情和温
暖的花朵，给这古老而寂寞的母亲河
带来生机、带来活力。

这曾经浩浩荡荡、汹涌浩瀚的
地方，在流经了几千年后，却生长出
一望无际的向日葵，它每一瓣花里

流淌的是黄河的血液，每一个根须
吸吮的是黄河的乳汁。这二者不经
约定而相依相偎成一体，彼此的给
予和默守是前生的约定还是今生的
不期而遇？

内蒙古电视台的记者也被眼下
这壮观的景色而感染，而激动。他
们选择不同的角度把黄河与向日葵
这两个彼此相依、生命相炫的自然
景物永恒地定格下来。

第二次去黄河边是去年的8月
15日，这次去也是为拍摄向日葵，是
陪中国报道的记者王静甫老师前去。

路还是那条路，季节还是初秋。
我们顺着河堤寻找上次看河的

地方，印象却那样的模糊。车子在
防洪堤上来回行走，总是找不到上
次看河的那个角度。几番寻找后，
只看到那块曾经登临的石头还是那
样寂寞地横陈在河岸，脚下却没有
了滔滔拍岸的浊水，那曾经是鸟翔
鱼跃的地方，如今也种上了大片大
片的向日葵。没有路，我们的车到
不了流水的地方，就站在上次站过
的那块石头上向远处看。这一次，
身前身后全是向日葵，开得灿烂夺
目，一盘盘花朵犹如孩子的一张张
笑脸，蓬蓬勃勃、生机盎然。置身在
花的海洋中，全然忘记了眼前是给
了我们生命的母亲河。

看着茫无际涯、灿如火海的向日
葵，我突然非常失落，非常非常失落。

“河退人进”的最终结果是什么？黄河
断流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据资
料记载：黄河拥有580亿立方米的水资
源，其中210亿立方米要流入大海，剩
下370亿立方米供沿河11个省市共
用。如果上游省市用水过度，下游省
市就将面临黄河断流，甚至水荒。

我们与水不能相接，王老师就站
在高处，把相机的镜头拉长，拍摄了黄
河水从南而来，拐到东边的“脊梁”镜
头，拍摄了身前身后这些美丽的花朵。

金秋八月，黄河边的向日葵开
得正旺。我不知道，当我下次再来
的时候，这里的向日葵是不是开满
河床？当那一天，我们的向日葵开
在河心的时候，向日葵筋脉里流淌
的也许就是人类的血液了。

救救我们的母亲河吧！

看电影，一部新上映的大片。很多人排了很长时间的队
才买到票的。故事临近结尾。有人已经站了起来，开始退场。
但影片并没有结束，主题音乐还在响着，很好听的旋律；演职人
员的字幕才刚刚打出，中间还穿插着一些拍摄花絮什么的。更
多的人站了起来，退场，一边往门外走，一边扭头张望。没有几
个人有耐心等到“the end”，虽然那可能只是一两分钟的时
间。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离场，似乎有什么急迫的事情等待着
他们似的。可是，奇怪的是，大多数人走出影院的大门之后，
却并没有急急地走开，而是站在门口，闲聊着电影的内容。
他们宁愿这么站着回味，也等不及把电影的最后一幕看完。

看演出也是如此。无论多么精彩的演出，总是未及演
员谢幕，就有人急匆匆地站起来，开始离场。等到大幕重新
拉开，全体演员出来向观众谢幕的时候，剧场内早已乱糟糟
一片，过道上挤满了争先恐后退场的人们，没有几个人在意
舞台上频频致意的演员，他们等不及了。我不知道舞台上
演员们的感受，那一定是特别的令人垂头丧气吧。

每次坐飞机，我都会有一种压迫感，这感觉来自飞机降
落的那一刻。飞机还在跑道上滑翔，广播里反复地提醒着
乘客们飞机还没有停稳，请不要站起来，请不要走动，请不
要打开行李架，请不要打开手机。但一点用也没有，一个乘
客站了起来，又一个乘客站了起来；一个乘客打开了行李架，
又一个乘客拿出了自己的行李；一个乘客站在了过道上，又
一个乘客挤了进来；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打开了手机……在
飞机停稳，机舱门打开之前的几分钟，总是飞机上最混乱的
时刻，大家拥挤着走下飞机，仿佛时间无比紧迫，一分一秒
都等不及了。然后，所有的乘客又都拥挤在行李出口，等待
着传输带将他们的行李运过来。他们明知道会在这儿等待
行李，也不愿意遵守秩序，在飞机上多待一秒钟。

火车更糟糕。火车还没有进站，车厢里的乘客都已经
全部站了起来，拿好了自己的行李挤到门口或过道上，迫
不及待地等待下车。火车停车的惯性很大，在“哐当哐当”
的刹车声中，人们东倒西歪，前后摇摆晃荡，很不安全，但
这丝毫也不能阻止人们第一个跳下车的决心。事实上，第
一个匆忙跳下车的，与最后一个从容走下车的，其间绝不
会超过两三分钟，但是，大家都等不及了。

每年我都会参加几场朋友、同事的婚宴，每参加一次，我
就会为新人尴尬一次，遗憾一次。豪华的酒店，丰盛的酒宴，
温馨的场面，浪漫的时刻，满座的亲朋，一切都预示着这将是
一场值得永久纪念的婚礼，可惜，我至今所参加的婚宴，竟没
有见到一场是善始善终的。经常菜还没有上齐，新人还在挨
桌敬酒点烟，就已经有人站起身，揣上喜糖，告辞了。等到新
人端着酒杯来敬酒时，酒桌上的座位已经空出了好几个。
最尴尬的一次是参加一个同事的婚礼，我坐的那一桌都是新
娘的同事，新郎新娘来敬酒时，堆满了菜肴的酒桌边只剩下
了我和另外两个同事，新娘的笑容无比尴尬，无比落寞。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急迫，越来越浮
躁，越来越焦虑，总是迫不及待，总是神色匆忙，似乎一分
一秒也等不及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在如此急切地催促着
人们，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时间。

从容一点吧，等等我们的心。


